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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文脉惠州文脉 大调研之龙门乡村龙门乡村

“这里被喻为惠州的‘北极’。”
据龙门县蓝田瑶族乡上东村第一书
记刘艳军介绍，上东村在地理位置
上位于惠州最北部的山区，属于“八
山一水一分田”的典型山区贫困村，
被列为广东省重点贫困村。此外，
上东村所在的是惠州市唯一的少数
民族乡蓝田瑶族乡，全村566户共
2593位居民中95%属于瑶族，是蓝
田瑶族乡最大的少数民族村。

2016年 3月，惠州市全面实施
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刘
艳军就被派驻到上东村负责扶贫工
作。4年过去了，上东村如今实现从
贫困村向小康村、从“后进村”向“后
劲村”、从产业空心村向网红打卡地

的蜕变。作为龙门县的水源保护
地，上东村被列为禁养区和限采区，
注定难以走工业化发展道路，那么
上东村是如何实现脱贫致富的呢？

“龙门的自然资源丰富，我们
就做活‘山水文章’。”刘艳军介绍，
上东村立足温泉、百竹园、古树林
等自然生态资源的优势和瑶族特
色文化，推进发展以温泉为重点的
少数民族特色生态旅游产业。同
时，发展生态种养，筹集50万元入
股养殖企业，每年贫困户可享分红
4.5 万元；通过争取政策资金和合
作社自筹资金等方式，由龙门县瑶
东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牵头种植
80 余亩高山茶，贫困户以土地或

资金形式入股分红。
“地理位置既是限制，也有其独

特的优势。”记者了解到，由于光照
充足，投资约 48万元建成的 40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带
来约4万元的稳定收入。此外，利
用政策资金40余万元，在高速公路
旁边设立大型广告位，预计每年可
收取租金 8万-10万元；利用村委
会宣传栏和村办公大楼的外墙设立
广告位用于出租，年获租金6万元。

刘艳军告诉记者，如今上东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 47户 178 人全部
实现预脱贫，有劳动能力贫困户人
均收入突破1万元，村集体收入由
扶贫前每年约2.7万元增至29.7万

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
也养一方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大
山经济’，龙门一定会越来越好。”
刘艳军欣慰地说。

像上东村这样的村落，在龙门
还有许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坚持
保护好生态环境，似乎成了龙门乡
村的共识。龙门作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县、广东省全域旅游示范
区，绿色生态是龙门发展全域旅游
的最大优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守住了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就能为龙门迎来发展机遇。立足自
身特色，因地制宜，发展好“大山经
济”，龙门定将在惠州建设一流城市
的大潮中勇立潮头、鱼跃龙门。

日前，中央文明办公布了第六
届全国文明城市入选城市名单和
复查确认保留荣誉称号的前五届
全国文明城市名单，惠州市龙门县
继2017年成功获评第五届全国文
明城市（县级）之后，再次蝉联全国
文明县城。

位于广东省中部、增江上游的
龙门县，东南与河源市、惠州市博
罗县接壤，西南与广州市从化区、
增城区毗邻，北与韶关市新丰县相
连，区域总面积2295平方公里，
自明代始有“龙门”之县名。然而，
羊城晚报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龙门
的许多乡村，有着比龙门设县更深
厚悠久的历史。

近代史上，龙门作为东江以北
革命斗争的“红色热土”，从大革命
时期开始到解放战争结束，许多革
命先辈在这里留下顽强斗争的革
命遗址和英雄故事。如今的龙门，
发挥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大山经
济”，发展特色产业，“一生要去一
次龙门”成为龙门响亮的品牌。

多山地形诞生“红色热土”
龙门乡村盘活“大山经济”

清代康熙二年（1663 年），一位来自
荆楚大地的儒生，翻山越岭、顶风冒雨，
一路风尘仆仆，来到离家数千里之外的
龙门。他叫杨熚，三年前，当他意气风
发，对策金殿，荣登进士时，绝不会想到
自己将与“万山丛林”中的龙门结缘，更
不会想到盛世之光正普照神州时，这里
依旧兵火不断，盗匪横行，民不聊生。

来到龙门之后，杨熚脱下儒巾、换上铁
甲、跃马执刀、冲锋陷阵。康熙四年（1665
年），从正月到七月，龙门知县杨熚披坚执
锐、征鞍不解，与当地武官一道，斩杀多路
盗匪，剿灭多个贼巢，屡战屡胜。域内初定
之后，他开始了回归本位，以文化人。

杨熚一方面积极组织群众，修复荒废
的署宇学宫，修建明伦堂、启圣祠等，大兴
文教，减免赋税，消弭战争伤口；另一方面
他亲自参与，组织湖北贤士向古与龙门士
子廖吉人、廖蔚文、谭岸先、戴桓英、何位
等编修《龙门县志》，吟咏龙门山水。这些
人胸怀远大，学问殷实，他们笔下的龙门，
俨如画图福地，钟灵毓秀，令人向往。

而今，数百年过去，杨熚在龙门县治所
主持修建的众多建筑大多已经淹没在灯火
霓虹之中，但是他笔下龙门风物和名胜，在
恬静的乡村，依然有迹可循。上个月，笔者
与几位朋友来到位于路溪村的陈禾洞，也
就是杨熚曾经战斗过的“茅冈陈禾寺”，在
村民的带领下，我们辗转来到了陈禾洞的
群山深处，这里近接横河，远达河源，山脉
蜿蜒。山中有大银坑、小银坑等遗址，据当
地老人讲，这些地方过去有银矿和铁矿，又
能产石灰，山匪盘踞在这里以鼓铸为业，对
抗官府，因为出产银子，因此他们实力雄
厚，附近的平民也常来归附。

在陈禾洞，一群来自广西的马队帮
忙运输风力发电的电线杆角铁，他们也
说在山间穿梭，常会看到溪边石头垒砌
的房屋遗址和冶炼的灰烬。正是因为这
些矿产的支撑和诱惑，才使得龙门“峒
匪”绵延百年而不绝。后来抗日战争中，
日军也曾派出军队在这里勘探袭扰，曾
经有马匹摔死在深涧之中，附近的居民
将马尾毛剪下，编织捕鸟陷阱，用了十多
年都未朽坏。长期的对抗使得这一带的
村民养成了敢于斗争、坚忍不拔的精神，
为后来东纵江北大队的进驻，提供了有
力的支持和良好的条件。

过去一提到溶洞，我们总会想起广
西和贵州，想起那神秘的钟乳石柱。在
杨熚主持编撰的《龙门县志》中，记载了
很多龙门的溶洞，这些溶洞构造神奇，空
间庞大，而且似乎都集中一条山脉上。
前段时间，因采写工作，我来到龙江镇甘
坑村，在甘坑看到了一个溶洞，虽然洞口
看似无奇，进去时要弯腰才能通过，但是
几米过后，豁然开朗，洞厅达数百平方
米，而且向四周绵延不绝。

当我将《龙门县志》里相关记载的内
容和村民一起对照解读的时候，村民都
大感惊奇，因为村里好几处溶洞都和记
载的一样，甚至地名也没怎么变化。村
民原以为这些溶洞籍籍无名，没想到几
百年前古人便探索过，并留下了记载。
从溶洞出来，走在村中遗留的古代商道
上，站在古道旁边“洪圣宫”遗址上，闭
目遐思，我仿佛能看到儒生杨熚，横戈执
刀，驱马奔腾的场景——他的眼神里，分
明展现的是战后斯文乐育的美好。

《汉书·艺文志》中曾引用孔子的话
“礼失而求诸野”，较之于繁华忙碌的城
市，宁静的乡村往往会保留更多的传统
文化遗存。杨熚在龙门的政绩，得到龙
门士绅的普遍认可，他与本土士人关系
甚好，其中就包括麻榨南滩村的何位。
何位曾邀请杨熚来自己的家乡游玩，并
写下诗作《天岭山赠杨父母》，在诗中何
位真挚地写道：“使君政暇来寻幽，洞口
云萝系骢马。陟层岑，觅丛林。排白石，
鸣清琴。石以拟使君之壮节，琴以写使
君之素心。爱而不见心侧侧，云霓是望
烟波深。”真挚的情感，溢于言表。

在何位的家乡，我们看到了建成数百年，
依然崭新如初的碉楼。碉楼中，有清代皇帝
颁给何氏子孙的圣旨，还有一本已经传承百
余年的清代家谱。正当我们翻开家谱，想看
看何位的记载时，里面竟然空空如也。这本
古老的家谱，经过水淹虫蛀之后，有一大半已
经化为齑粉，只有封面倔强地保存着，让人倍
感遗憾。龙门很多地方都有老人去世后，后
人将其物件火化的风俗，时常在走访时会有
当地人想起村中在某处保留的有家谱或其他
古代资料，但当我们过去时，往往是老人已
走，旧物已烧，只留下无尽的伤感。

龙门乡村，是一部藏在大山里的厚
重大书，只有用双脚深入其中，才能拨开
那落满尘埃的文字，解读出一条蜿蜒曲
折、若有若无的脉络；才能更好地知道，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应该传承些
什么。这些故事和文化遗存，很多与我
们已经渐行渐远，但是那些残存的光辉，
依然值得我们去捕捉、去点亮。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翔宇 林海生
通讯员 龙门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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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乡村是
一本厚重大书

特约撰稿/曹杰

位于龙门县龙华镇的功武村，是第四批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功武村里的
清代建筑群，包括五宅第、古码头、正街、廖氏
宗祠等,有着“王谢崔庐”之美誉，堪称“广府
建筑的教科书”。功武村清代建筑群在2002
年就被公布为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香溪堡被誉为“华南第一古堡”。

廖姓在龙门县是大姓，有传闻在古代廖
姓曾经占了龙门县人口的一半，因此龙门也
有“廖半县”之说。龙门廖姓始祖廖坚，原
籍江西赣州宁都县官朝村，自廖坚后，五世
祖廖剩甫于明洪武元年（1368 年）迁居新
址，因祖先以武功文德起家，于是将新址命
名为功武村。功武村廖氏宗祠，便是廖剩甫
一脉的家族祠堂，如今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
位。

五宅古堡是功武村人引以为豪的一座
四层古建筑，古堡雄伟壮观，有近四百年的
历史，因功武村廖氏四世祖廖兰窗之五子云
谷（明代秀才）在此开居故取名“五宅”。据
专家考证，该古堡是广东省罕有的、历史最
悠久、规模最大的碉楼式古堡。村民告诉记
者，旧时村中的姑娘出嫁前，须在古堡住上
一个月，足不出户，把自己养得白白胖胖才
出嫁，因此古堡也被当地人称为“红楼”。

五宅古堡前是五宅围，围内四合院均采
用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的建筑
格局，整个五宅古民居占地约 9200 平方
米。冷兵器时代，围屋、碉楼、堡垒这些建
筑，在抵御盗贼侵扰、维持自给自足等方
面起到重要作用。

无独有偶，始建于清道光四年（1824 年）
的见龙围，位于龙门地派镇渡头村。见龙围
占地面积 2630平方米，为三堂、二横、一围
龙结构，是曾参与过“公车上书”的晚清举
人刘士骥的故居，由刘士骥祖父刘学荣所
建，历时两年建成。

记者走进见龙围，看到门楼有两层高，
卷拱门上设有木栅栏。穿过门楼踏入围屋，
映入眼帘的不少房屋，基本上都上了锁，有
些已经倒塌。围屋中轴线有一座三进的刘
氏宗祠，修建得很精致，里面还有旗杆石。
围后建有一座三四层楼高的碉楼，超过两米
的夯土墙基和青砖到顶的修砌，都显示出当
时刘氏族人的富有。

相比见龙围，其右侧远观如欧洲中世纪
城堡的炮楼修建得较晚，始建于咸丰三年
（1853 年），主体坐东北向西南，楼高22米，
可鸟瞰全村，青砖墙到顶，占地400平方米，
平面呈“器”字形，四周有242个射击孔，几
乎没有射击死角。据刘学荣的后人说，清朝
末年曾有一支武装力量企图入侵渡头村，却
始终无法攻破见龙围炮楼，于是村民的性命
和财产得以保全。

据惠州青年学者曹杰介绍，在古代，龙
门围屋数量众多，现今很多围屋消失在历史
长河中，但是地名依然倔强地保留下来。

“有些围屋虽然建筑、规模已经所剩无几，
可是其家族影响却是深远的。”曹杰向记者
举例说，如唇塘围李氏，自龙门建县时便是
世家大族，其后繁衍数百年，诗酒簪缨，出
现了李寿田等“学界巨子”式的人物，也成
为龙门近现代教育的启幕者之一。

龙门古村落历史悠久，
围屋用来御敌

一

地处九连、罗浮两大山脉之
间，龙门境内山峦起伏，群山重叠
纵横交错，构成“群山之地”。地势
从西北向东南倾斜，上小下大，高
低悬殊，故西北西南高山多，东部
和南部为低丘盆地。多山的地形，
使得龙门在古时常有盗贼、山匪出
没，因此龙门乡村中，多围屋、碉楼
等用来抵御盗匪的建筑。

祸兮福之所倚，在近代革命史
中，龙门多山的地形，便于革命党人
藏身，与敌人周旋，保存革命的火种，
最终取得胜利的果实。1927年，广
州起义失败后，部分起义部队撤退至
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县城，与先期
撤退到这里的余部汇合，并吸收花县
当地的农民力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第四师，随即撤离花县，经从化向海
陆丰进发。途经龙门的时候，红四师
受到群众的欢迎，时任师长叶镛在龙
门入党，部队在进行龙门整编，在平
陵白芒坑休整时还吸引了几名村民
加入，为龙门播下了红色的种子。

低冚村地处龙门县永汉镇牛
牯嶂山脚下，离永汉圩镇5.5公里，
是革命老区，2017年被定为“红色
村”党建示范工程建设点。据永汉
镇党委副书记张碧云介绍，低冚村
始祖的十八姓村民均为清初由朝
廷招安下山的山民，一直都聚族而
居并十分团结。到了抗战岁月及

解放战争时期，低冚的义气与冲劲
再次勃发，发生于 1947 年 3 月 16
日的低冚伏击战便是很好的证
明。当时中共领导的武装队伍仅
有 54 人，面对敌方国民党县警中
队的85人，完成了一场敌强我弱、
以少胜多的歼灭战，打赢了龙门县
解放战争的第一场伏击战。

龙门县拥有永汉镇低冚村和地
派镇芒派村两个省级“红色村”，在
红色教育和红色旅游大力发展的今
天，十分具有吸引力。记者在实地
走访低冚红色村不到一个小时的时
间内，陆续遇到4个来自广东省内的
旅游团，其中一名导游告诉记者，他
们从佛山过来，团里主要是老年人，
对红色历史很感兴趣。而芒派村距
离高速公路地派收费站的出入口仅
8公里，便利的交通成为龙门吸引周
边城市游客前来游玩的有利条件。

历史上因为交通不便，在山区
方便开展革命斗争，因此地形因素
为龙门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交通日益完
善，地形不再是制约龙门前进的阻
碍，反而由于地理位置临近广州等
城市，使龙门具备发展红色教育和
红色旅游的优势。如何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深入挖掘域内资源，从
而真正实现长期的高质量发展，是
龙门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多山地便于革命斗争，红色资源丰富

二

一方水土养一方产业，写好山水文章

三

古称“蓼溪龙江围”的龙华镇水坑村建村 700 多年

云海翻腾南昆山

蓝田瑶族乡民俗舞火狗

红四师曾在白芒坑松龄围休整

地派镇芒派红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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